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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红是名高中生，这天，她来到
火车站，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铺位爬
上去，便拿出手机不停地发短信，还一
个人“咯咯”地傻笑，一刻也静不下来。

这趟火车人不多，吴丽红所
在的两边铺位只有两个人，除了
她，还有一位三十上下的男子睡
在对面中铺，这男子不时打量吴
丽 红 ，观 察 着 吴 丽 红 的 一 举 一
动，让她心里很别扭。

忽然，这男子打起了招呼：“吴丽
红，你好啊！”

吴丽红四处张望，没有别的人，便
把目光投向该男子，问：“你叫我？”

男子点点头，说：“是啊，你难道不
是吴丽红吗？”

吴丽红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说：“你
怎么认识我？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男子看着吴丽红傻傻的样子，禁不
住笑了，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中
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叫吴丽红，我同她
一起乘火车。没想到，今天果然遇到了
你，试着一喊，你竟然真的是吴丽红。
这梦真准啊！”

吴丽红根本不相信，天下有这样的
事！

男子继续说：“这事情实在太奇
妙，你不相信也难怪，我再说些细
节，你看能不能对上号，你出生在
1990年6月7日，家住龙河市青青小
区龙潭花园8栋……”

吴丽红听了点点头，瞪着双惊奇的
大眼睛，激动地说：“完全正确！这也太
神奇了，你还梦到了些什么？”

被吴丽红这么一问，男子忽然有些
扭扭捏捏，说：“当然还有，只是说起来
有点难为情！”

快说啊，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男子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那

我可说了啊，你可别生气，我还梦到了
你是我的恋人，我俩情投意合，爱得死
去活来！”

吴丽红听男子说完，一下子安静下
来，不再说话，她再也不发短信了，她的
手机不停地叫，一次次地提醒她收到了
短信，但每次她都匆匆看一眼后就不去
管它了，反倒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和该男
子说话，不时被男子风趣幽默的话逗得

直乐。
不知不觉，终点站到了，吴丽红跟

着男子一起下了车，朝着站口走去，男
子见吴丽红跟着他，奇怪地问：“怎么？
你也在这里下车？”

吴丽红脸上飞出一朵红云，说：“我
是瞒着家人出来的，偷偷去会网友，本
来前三站就该下车了，刚才听了你说的
梦后，觉得我们才是前生注定的缘分，
便决定不去见那个网友了，这才跟着你
下了车。”

男子从兜里掏出一张身份证，递给
吴丽红，说：“这是你的身份证吧？你的
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地址上面都写着
一清二楚！”

吴丽红接过自己的身份证，忽然明
白过来，问：“你说的那个梦，是根据我
的身份证编出来的？”

男子点了点头，说：“看你的身份
证，又看你的神情，我估计你可能是
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便编故事试
探你，你看，我一个梦便让你放弃了
那个网友，说明你们的感情并不可
靠，你快回家去吧，别让父母在家里
着急。”

吴丽红点点头，说：“你让我突然明
白了好多道理，谢谢！”

摘自《现代女报》

十年前，小柯背起行囊去了深
圳；行囊里，有一张专科毕业证书。

在朋友的家里安定下来后，小
柯就带上深圳地图直奔人才市场。
一到人才市场，小柯就惊呆了，生平
第一次，她看到了那么稠密的人群，
如春日田野上的青草，密密地挤在
一起。想都没想，小柯一头挤入人
群，如一滴水，挤入大海。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柯忙着看
广告，选单位，投简历，面试……为
了一份工作，小柯到处奔波，从沙头
角到南山，从银湖到西丽，小柯的足
迹几乎踏遍了深圳的每一个角落。

终于，在到达深圳的第 28 天，
小柯接到了一份录用通知，担任一
家印刷公司的总经理秘书，月薪
1800元。

对自己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
小柯分外珍惜。每一天，她都用心
去做自己的事情：接电话、发传真、
订外卖、印资料……所有分内的事
情，小柯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三个月后，小柯顺利地通过了
试用期，她的心情，随之轻松下来。
下班之后，她开始和同事一起，去逛
逛夜市泡泡酒吧，或者去影院里坐
坐。如果不是后来的一场风波，小
柯大概会一直继续这样的生活。

那一天小柯上班不久，公司的
一位老客户陈先生来访。像以前一
样，小柯接待了他，将他引进总经理
的办公室并为他倒杯水后，小柯就
退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总经理笑容可掬
地将陈先生送出了公司。返身回
来，总经理却面若寒霜，指着小柯大
骂：“一条狗还知道看家呢，你这个
秘书有什么用，连个客户都打发不
了……”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将小
柯整个骂蒙了，她的泪，怎么也忍不
住……后来，还是一位好心的同事
私下里告诉她，陈先生已经退休了，
总经理根本就不想见他……

就在那一天，小柯作出了跳槽
的决定。下班之后，小柯不再出去
闲逛，而是为自己报了两个培训班，
一个是英语口语，另一个是广东
话。从那以后，小柯的业余时间，全
都花在两种口语上。

半年之后，小柯看中了一则港
资企业的招聘广告，她便投出了自
己的简历。经过一系列的笔试之
后，小柯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是
由老总主持的，用英语及广东话交
替进行，小柯沉着应对，每一个问题
都答得圆满。不久，小柯就成了新
公司的一名业务员，月薪为3500元。

新公司主营船运代理，作为业
务员，小柯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货物
安排航线，使其在最短时间内抵达
目的港。面对陌生的领域，小柯痛
下工夫，将所有的港口及航线背得
滚瓜烂熟。很快地，小柯的业务就
从生疏变得娴熟，任何一批货物到
了她手上，她都能够及时安排出一
条既经济又快捷的航线。渐渐地，
小柯的表现，引起了上司的注意。

一年之后，公司成立了一个旨
在开拓国内业务的揽货部，小柯成
了部长。她的月薪，变成了 6000
元。升为部长的小柯更加忙碌，要
推 广 公 司 ，要 拜 访 客 户 ，要 签 订
合同……她的努力，自然也收到回
报，公司在国内的业务不断增长，而
小柯的薪水也不断上涨……

小 柯 在 这 家 公 司 里 做 了 六
年 ，她 的 月 薪 早 就 突 破 了 五 位
数。其间，她恋爱，结婚，做了一
个男孩的母亲。孩子上幼儿园的
那 一 年 ，恰 逢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的
MBA 班在深圳招生，小柯当即报
名，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后的
两年里，小柯再无休息日。每周六、
周 日 ，小 柯 风 雨 无 阻 前 去 上 课 。
MBA 的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
课，一些冷僻的专业词汇，小柯初时
听得稀里糊涂。为了尽快掌握课堂
内容，小柯带了一支录音笔，将老师
的讲课内容悉数录下，回家后反复
去听……

两年之后，小柯从MBA班顺利
毕业。当时正好有一家国际著名的
船代公司，准备在深圳成立分公
司。他们通过猎头找到小柯，请她
担任新公司的经理。在经过一系列
的考察之后，小柯走马上任，她的年
薪，为40万元……

这些年来，国内的投资热一浪
高过一浪，从房产热到基金热再到
股票热，小柯始终不为所动。她总
爱说，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投
资自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而她自身的经历，也证明她的投
资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摘自《杂文报》

人的品性，在遭受诱惑的一瞬
间被决定。

大雨接连下了几天，这天略有
好转，我带着儿子去市场买菜。正是
瓜果上市的季节，几天的阴雨妨碍了
瓜农出售，现在整条街都摆满了各类
瓜果。

我在一个瓜摊前停下。这是一
种地产的青瓜，外形和甜瓜有些相
似，淡青色的皮，剖开来是微黄色的
瓤，吃起来清香甜脆。瓜农是个四十
多岁的中年汉子，虽说
是夏天，因早晚温差大，
他还穿着厚厚的夹衣，
坐在农用三轮车上，神
情漠然地守着满满一车
瓜。

那汉子看我在他摊前停下来，
希望顿生，坐直了萎靡的身子。我问
多少钱一斤，他报出价钱，果然比以
往便宜得多。但出于习惯，我又问能
不能再便宜一些，卖瓜的汉子沉默
了，停了一会儿艰难地说：“这已经是
赔钱卖了，不能再便宜了。”我突然意
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识，连忙低下头
挑选了十来个瓜，和儿子一起抬着回
家。

儿子问我：“干吗买这么多？吃
不了会坏的！”我说，儿子我给你讲个

故事吧。
我母亲的童年是在一个古老的

小街度过的。有一年夏季，阴雨连
绵，一连下了十几天。正是瓜果丰收
的日子，眼看都快烂在地里了，雨还
是不停。趁着雨势稍小，瓜农们赶快
全家动员抢收回来一些。这样的天
气，收回来的瓜存放不了几天就会烂
掉，所以要及时卖掉。那段时间瓜果
的价钱是前所未有的便宜，只花一点
钱就能成筐成筐地往家搬。

有一次，母亲跟着大人们一起
去买瓜。卖瓜的汉子，是个瘦小的中
年人，他戴着顶旧草帽，身上缠着块
破雨布，赤脚站在泥水里，不知是冷
了还是饿了，抑或是担心瓜卖不出
去，他的肩膀不时地发出痉挛般的颤
抖。在他的身边是一堆滚圆碧绿的
香瓜，他不停地吆喝着往来的人：“我
的瓜甜呀，好呀，买了不后悔呀。”

但卖瓜的太多，他始终没卖几
个。看到有人走向他的瓜摊，他满脸
堆笑，主动把价钱又压低了些，比其

他的瓜摊都要便宜。但那帮买瓜的
人还不满意，又往下压了压价钱，卖
瓜的爽快地答应了。看到他这么痛
快，他们又进行第二番的讨价还价，
卖瓜的想了想也答应了。正当他拿
起秤杆要称瓜时，人群中又伸出一只
手来，压住秤杆再次喊出更低的价
格，价钱低得实在不能再低了，那汉
子低下头踌躇了一会还是答应了。

他把瓜一个个地称好装在母亲
那帮买瓜人的竹筐里，眼看就要成交

的时候，人群中又有人说
话了：“再送给我们几个
吧。”

卖瓜的汉子不说话，
突然从装好的筐里夺回
自己的瓜说：“不卖了，不

卖了！”他把瓜倒在地上，用脚朝瓜堆
上一阵乱踩，“扑哧扑哧”，瓜汁四溅
横流，转眼间一堆瓜成了一摊稀泥，
然后卖瓜人挑着两只空筐头也不回
地扬长而去，留下母亲和买瓜的一群
人目瞪口呆。

母亲每次讲完这个故事，都要
总结一句，做人不能得寸进尺，也不
能乘人之危。好多时候，我们帮助别
人，不需要多少金钱，也不一定要伸
出热情的手，往往一个公平公正的交
易，就已经足够了。摘自《城市快报》

父亲是一个木讷、内向的人。在他
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才发现父亲为了
我们，使出了他平生最好的演技。

小时候，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父亲以
微薄的工资，养一家八口，自然是处处捉
襟见肘，我们兄弟姊妹，知道家里“骡弓
腰上树”，从来不敢有额外的需索。

有一年冬至过后，叔伯二爷爷过生
日，请来了难得一见的皮影戏上台请神，
这在当时娱乐不多的乡村，是十里八村
方圆十里的一件大事。吃过晚饭，兄弟
姊妹都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
我那时上小学五年级，正为升初中联考
忙得焦头烂额，那天功课特别多，我心急
火燎地老想做完作业，好冲过去看个热
闹，却被一道道四则混合运算问题搅得
心猿意马、思绪全乱，抓耳挠腮怎么也无
法快速做完。空荡荡的堂屋里，昔日吵
吵闹闹的家里只剩下我就着“忽闪忽闪”
的煤油灯光，低头猛赶，好一副凄惨冷清
的画面。我开始自艾自怜、怨天尤人，更
是抱怨老师的自决武断、不通情理，边写

边涕泪横流。
这时，门忽然被打开了，父亲蹑手蹑

脚地走了进来，抚摸着我的头，低声俯在
我耳边说：“这么乖的孩子，爸爸是第一
次看到，没人催，自己却主动留下来用
功，有这样的儿子，才是爸爸的福分，
来！先停一下，我驮你去庄头喝一碗羊
杂汤，再回来用功！”说着，便牵出自行
车，我往后座上一坐，趁着月明星稀，我
和爸爸两个人火速前往，各叫了一大碗。

回程时，父亲一个劲地叮嘱我回家
可千万不要泄露天机，因为他已经没有
钱再请其他兄弟姊妹，而且是因为我懂
事听话，才有这样一碗羊杂汤哪！

再回到案板上用功，我整颗心不但
笃定下来，而且在寒冷的夜色里，有了这
碗汤的滋润，我的心口温暖而饱实，所有
的数学难题，就这样一题一题迎刃而解
了。

往后的日子，我和父亲因此有了一
份默契，有时要任性地让自己偶尔出轨
时，一想到父亲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

下心满意足地告诉我——“有你这样的
儿子，真是我的福分！”就知道自己从那
一刻开始，愿意为父亲活出人生的光彩，
也在人前人后常沾沾自喜地告诉周围的
同学朋友——我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

给父亲烧罢五七纸，兄弟姊妹们
聚在一起拉呱的时候。大姐说如果
不是父亲对她特别宽容厚爱，对她的
叛逆个性一再包容，还在拮据的日子
里，攒钱请她去喝羊杂汤，让她知道
父亲以拥有她这个好女儿为福分，至
今她不敢想象自己会是哪个道上的
蚂蚱。咦！原来大姐也喝过父亲偷
请的羊杂汤。这一提，兄弟姊妹纷纷
都把自己曾在某一夜偷偷跟着父亲
去喝过的秘密昭示出来，我们看到，
连日来一直在黯然失色的母亲，在一
旁笑出声来。原来，父亲以这样各个
出击的方式，用一碗羊杂汤滚烫沸腾
的温度，安抚了蠢蠢欲动的骚动，并
在往后的生命里，一再温馨偶尔冷却
的心灵。

我们虽然生长在那个贫瘠的日子
里，却时时相信自己都是爸妈的掌上明
珠，然后以这样的自信，推动自己天天向
上、力争上游，让每一个阶段都活出力
量，活出光彩。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今天，高朋满座，嘉宾如云，作
为主婚人，我受委托给新郎新娘讲
几句话。虽然是“良宵一刻值千
金”，在这种场合讲话要像“少女的
超短裙——越短越好”（林语堂语），
我还是想多啰嗦几句，而且是丑话
说在前头，可能有点“不识时务”。

不怕你们生气，我不祝你们白
头到老。虽然流行歌里唱道：“慢慢
地和你一起变老，是最浪漫的事”，
但有多少人能享用这种“最浪漫的
事”呢？屈指数来，老夫这几年参加
的婚礼就有好几十场，还因“德高望
重”，多次忝为主持人，祝新人白头
到老。可是，话音犹存，已经有几对
小夫妻劳燕分飞了，再想想社会上
扶摇直上的离婚率，你们这一对新
人究竟能走多远，也要拭目以待。
如果不想让我的晦气话应验，你们
得格外努力、特别小心才成。

不怕你们伤心，我不祝你们白
头到老。爱情是易碎品，一不小心

就会粉身碎骨，今天的山盟海誓，明
天可能就变成恶语相向，今天的如
胶似漆，明天就可能变成同床异
梦。如果没有了爱情，两个人绑在
一起，那就真的度日如年，“水深火
热”，还不如分开为好，各自争取新
的幸福。别忘记恩格斯那句名言：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
姻。”如果要想不以这样的悲剧结
束，就请你们精心地维护自己的爱
情，不断给其注入新的活力，用一生
的心血来浇灌、保养爱情之树。

不怕你们泄气，我不祝你们白
头到老。因为人生之路太漫长，中
间变数太大，令人心迷情乱的诱惑
也太多，譬如对生活的厌倦疲惫，对
爱情的激情不再，互相的猜忌误会，
对路边野花的贪婪，第三者的插足，
居心不良者的觊觎，甚至一个恶毒
的谣言，都可能使婚姻破裂。另外，
你们现在还不太有钱，将来一旦发
财富贵，会不会“男人一有钱就变

坏”，而不论谁“一变坏”，婚姻也就
寿终正寝了。这种事眼下实在太多
了，但愿你们能例外，可谁也无法打
包票。唯有互相忠诚，互相欣赏，彼
此信任，杜绝猜忌，或许能让你们躲
过这些劫难。

不怕你们记恨，我不祝你们白
头到老。因为爱情要与时俱进，不
断更新，现在你们很般配，郎才女
貌，琴瑟和谐，但要想携手走下去，
两人都要共同进步，甘苦与共，而不
论遇到什么坎坷，遭到什么变故。
古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
头各自飞”，四川大地震时，震区就
有一个丈夫把妻子扔在屋里，独自
逃出屋外，最后，只有离婚了事。人
这一生，还会遇到多少这样的意外、
不测、祸灾，爱情要受到多少考验，
谁也无法预见。但如果是真爱，心
心相印，生死相许，愿意为对方牺牲
一切，那就没什么能把你们分开，哪
怕是天崩地裂，赴汤蹈火。

好了，再讲大伙就要鼓倒掌了，
毕竟丑话总比美言逆耳，倚老卖老
也要有个度。我还得识点趣吧，就
此打住。

摘自《广州日报》

终于要分手了。虽然离婚手续
还没有办，可是她赌气地要先拉走东
西。满屋的东西不舍得扔下，却样样
带着有关他的回忆。那破旧了半边
的小沙发，是因为他喜欢斜靠在上面
看电视；那断掉了出水口手柄的热水
器，是因为他总是要把那个柄往后
推；还有那个天蓝色的抱枕，那是他
的专用。

他倒大度，说屋里的东西都是你
的，你想取什么就取什么。

已经记不得无休止的争吵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公司的技术
总监，忙，每天下班时间极不固定，常
常是她做了他最爱吃的东西却等不
到他的归来。

久了，就厌了。再加上一些生活
里的琐事，比如两个人的年龄差距，
或者是关于金钱的细小争执，再者就
是他身边那些美丽如花的女孩，她见
过，每一个都那样粘人地喊他的名
字，然后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
——这通常是一个不得了的称呼，满
满地积蓄了勾引的成分。

爱情开始出现了拉锯，你拉过
来，我拉过去，两个人都不相让，都希
望对方能顺从自己，而就在这样的拉
锯中，婚姻就像锯齿下的木头，开始

一点点断开。
搬家的工人是她自己找好的。

她有几样东西还要搬走，那是她住进
来之后，从自己的小户型里搬来的，
可恨的是，都带上了他的印记，自己
用着，会不会因此而寝食难安？

看着满屋的大包小包，猛然想
起，自己只叫了一辆快运的大面包
车，说好了上下楼层，说好了路途，也
说好了价钱，可这些东西，怕是两辆
车也拉不完。

不得不减减。其实有些东西还
是没必要再要的，比如那个沙发，破
了半边，价钱又不贵，且不实用，好，
先减去。然后，就是那个破电视，上
面还有他用烟头烧过的痕迹，算了，
扔下吧。再有，就是破热水器，值不
了几个钱，也扔下吧。

三减两减，她用粉笔在带走的东
西上面做着记号，屋里的两大阵营就
很明显了。刚做完这一切，门铃就响
了，是她雇来的搬家公司。

那个领头的搬家工很有经验，看
了下东西，说：“不行，装不下。”

她有些着急：“我可都是减过了
的，怎么会装不下？”

他看了她一眼，说：“相信我，我
的车能装多少东西，我最了解。至少

还要减三到五件东西。”
没办法，那套茶具加茶几，算了，

还是不要了吧，他喜欢喝茶，自己不
喜欢喝。那个看起来很舒服的小电
脑桌，虽然颜色很漂亮，但是想想，自
己更喜欢坐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也
放弃吧。

终于减到剩下那么点儿不得不
用的东西了。搬家的师傅说：“可以
了。”

家具陆陆续续地被往外搬，她坐
在地板上，有些出神，说分就分了，留
下的还是自己带进来的那些东西。
忽然念头流转，想到了刚刚住在一起
的时候，总是嫌东西少，买了这样买
那样，结果大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喜
欢的、一见倾心买下但却不实用的东
西。

联想自己的婚姻，似也总做着加
法。加一点，再加一点，不满意他的
身边有那么多女孩，不满意他总是一
本正经地做着那个收入很低的所谓
总监，不满意他在家里不做家务，不
满意他们没有一辆像样的车，不满意
他的晚归、醉酒、小脾气……所有的
不满意都促使她做着婚姻的加法，却
忘记了爱情应该轻装上阵。

她站起来，对师傅说：“先别搬
了，我，我想再等等。”

搬家师傅们都怔住了。
她擦了下眼泪，在心里说，等我

空一点时间，做一下婚姻的减法。
摘自《人生与伴侣》

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她从小
丧母，生活困顿，窘迫得只能住在单
位的小仓库里。他看见她这么可怜，
就娶了她，想给无处安身的她一个自
己的家，更想通过自己的帮助，让她
能够幸福，不再那样可怜无助。时间
一天天过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妻子并没有在这场婚姻里感受到幸
福，反而时刻担忧自己被丈夫抛弃，
更无法回馈他的感情。而那位一心
拯救妻子的丈夫，反而在这场绝望的
婚姻里崩溃了。

丈夫的善意没有错，但是他选择
了一个错误的拯救方式，因为婚姻可
以是爱与情、灵与肉，但绝不是一场
拯救。

拯救是英雄的热血，是巾帼的慷
慨，是伟大的崇高，是不世的大爱。

但是，它不能用于婚姻——一个只有
我和你、夫与妻的狭窄空间以及一段
长达一生的漫长日子。

因为拯救意味奉献，它注定施予
者会高高在上；因为拯救是单向的，
它注定接受者可能无以为报；因为拯
救生于忧患，它注定可能要死于安
逸；因为拯救发于瞬间，它注定要被
岁月销蚀。

你站得那么高，我怎么才能接近
你？你给了我那么多，我怎么回报？
我能有今天是依赖你的支撑，一旦你
离开我，我的日子何以为继……在拯
救式的婚姻里，受救者心怀感激，诚
惶诚恐地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像菟
丝花一样紧紧依附，不敢忘恩负义；
施救者，在比萨斜塔一般的失衡婚姻
里，极力隐藏着业已摇摆的信念，将

婚姻当成慈善事业一样苦心经营，即
使千疮百孔，也不敢舍弃，害怕背负
始乱终弃的恶名。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平
等的婚姻，一段即使痛苦也不敢终止的
感情，如何会让人感觉安全与幸福？

所以，我欣赏那些为爱而结婚的
人，但担忧那些为了拯救而迈入婚姻
的人。曾经有的人，仅凭 10 分钟的
电视报道，就决心嫁给素未谋面的残
疾流浪者；还有的人，顶着所有人的
压力，嫁给了因为见义勇为而失去性
功能的英雄……这些带着拯救情结
的人们，是那么崇高，却又是如此悲
壮。就像荆棘鸟一样，将身子扎入荆棘
之中，哪怕此时的歌声宛如天籁，但是却
注定与痛苦共存。她们的下嫁曾经让很
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们的美好与
纯洁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但是，这种建立在怜悯与感动的
拯救式婚姻里，究竟有几分爱情？十
年之后，她们是否也在期待着别人的
拯救？ 摘自《婚姻与家庭》

婚姻减法

婚姻不是一场拯救

昨晚梦见了

不祝你们白头到老

父亲的演技

公平的交易

投资自己

自古红颜多祸水，这句话在新时
代有了新的意义。兄弟我有两个红颜
知己，现实中的是邮政储蓄所的所长高
小芬，网络上的是文友孙小芳。

因为时不时地到邮政储蓄所去
取稿费的缘故，高小芬对我颇有些
仰慕之意，叫我“余老师”，
我对她很是信赖。一天，
她对我说：“你的钱搁卡上
太可惜了，活期的根本没
什么利息，不如炒股。”我
说：“我根本不懂这些，我不想冒险，
钱还是搁自己身上踏实。”她说：“你
要是怕，就买基金吧，基金稳，虽赚
不了大钱，但比存款好多了。”我虽
然有一点点动心，但还是坚持着没
买。

也就是那一阵子，文友孙小芳

不再和我谈稿费的事了，而是跟我
谈起了理财。她给我灌输的一个重
要理念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
你。”并以她自己为例，说写稿那么
辛苦，稿费才那么一点，而炒股一天
就能赚几百块几千块。她天天欢天

喜地向我说她赚了多少钱，说得我
心里痒痒的。

前有高小芬在前面拉我，后有
孙小芳在后面推我，我终于下了
水。那天咬咬牙，把两万来块的私
房钱瞒着老婆拿出来买了基金。我
现在怀疑我是全国基民的扫帚星，

因为自打我买了基金后，基金就从
来没涨过。我还痛悔自己取了个不
吉利的笔名，叫“慢刀”，因为现在这
把刀天天在慢慢地割我的肉。几个
月下来，我的两万来块钱蒸发掉
60%。现在到邮政储蓄所，高小芬见

到我就像老鼠见到猫那
样，躲进小房间里不出
来 ；孙 小 芳 也 把 我 的
QQ拉了黑。为了抵挡
这慢刀割肉的疼痛，我

天天到基金吧里寻求安慰，那里真
是哀嚎声一片，一位老板说他这几
个月亏掉了一辆宝马；一位退休老
工人说，他把准备给儿子买房的首
付款给亏掉了……余二我也是悲愤
满怀，常在内心里呼号：为什么我一
理财，财就坑我？摘自《江阴日报》

我一理财财就坑我


